
我是暴亂現場總指揮

受難者：潘松雄

訪談對象：本人

訪談時間：2014 年 7 月 24 日

訪談地點：高雄市前鎮區圖書館

潘松雄小檔案

1942 年　出生屏東縣滿州鄉

1978 年　因涉及吳泰安匪謀案，依懲治條例被判刑十年

1987 年　因解嚴減刑，坐牢八年三個月出獄 

2000 年　從職場退休

潘松雄憶起往事，仍然相當迷惘。（許清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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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歲的潘松雄，再怎麼看，都不像是揚威街頭的「總指揮」。

他說，自己只是個出身社會底層的老百姓，當年都是吳泰安吹牛亂

封官的結果。

為了「暴亂現場總指揮」這個奇特的名銜，他坐了近十年的冤牢。

當年的恐懼陰影，偶爾還會在他的夜夢裡徘徊。

迄今他仍難以忘記當年差點走入鬼門關的驚恐經歷。他親眼見到

他這個案件的主角吳泰安，被好幾名法警架到刑場，執行死刑。那

個畫面，仍然在他的腦海裡清晰播放。

他心底始終嘀咕著說：「我從沒拿過刀、扛過槍，一輩子只會開

卡車，一個手下都沒有的人，怎麼是叛亂事件的主導者？……」

農家子弟，努力打拚

潘松雄出生於屏東縣最東南的鄉鎮―滿州鄉，比恆春鎮更加偏

遠。滿州鄉在日治時代，村莊聚落規模不大，到處都是田園丘陵。

潘家擁有不少土地，算是地方上知名的旺族。但是潘家的小孩仍要

幫忙農務，排名老六的他，一有空閒，就得投入養豬種田等工作。

等到適學年齡時，潘松雄就讀滿州國民學校（今滿州國小）。他

還記得，那時校長是著名的音樂家曾辛得 1。曾校長才華洋溢，很會

作詞、作曲，他經常在校長室看到他拉小提琴，陶醉在琴聲裡的專

心模樣。對於一個務農子弟來說，曾校長是個很好的學習楷模。

01　曾辛得，1911 年出生，屏東縣滿州鄉里德人。1952 年時，將所採擷的滿

州地區民謠，加上自創曲調、填上國語歌詞，成為日後傳唱的〈耕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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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家境堪稱富裕的潘家，卻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等土地

政策後，開始走下坡。等到潘松雄小學畢業後，就不再升學，先在

屏東市工作，但因學歷不高，有工作就做。到了 18 歲時開始服兵

役，先在臺南官田接受新兵訓練，後來調去炮訓中心，最後調往澎

湖，直到退伍。

臺東十年，結識吳泰安 2  

小時候，潘松雄就與同母異父的大哥李榮和感情很好。從軍旅退

伍後，由於沒有專業技能，只好先到臺東依靠大哥。當時李榮和已

出家，法號「修和」，在當地的山海寺擔任住持工作。潘松雄來臺

東後，先幫哥哥管理寺廟，就在這時，結識了日後決定他一生命運

的吳泰安，他也在同一時期認識妻子，在臺東成家立業。

潘松雄回憶了與吳泰安的交往過程：「吳泰安原名吳春發，他原

本在山海寺前擺攤卜卦。後來與大哥和我都相當熟識。除了幫忙哥

哥管理寺廟之外，我在一家幼稚園擔任娃娃車司機。吳泰安後來不

再替人算命，開始在臺東經營礦砂，並且經常往返臺北、臺東之間，

只要他來臺東，就是我開車去機場負責接送他。」

不過，接下來的幾年期間，兩個人都先後離開了臺東，關係逐

漸疏遠。最主要是潘松雄覺得大都會地區工作機會比較大，因而在

02　吳泰安（原名吳春發），1924年 7月 1日生，小學畢業，平時以卜卦為生。

1976年因詐欺案被臺北地方法院判處二年，卻在 1976年 5月偷渡到日本，

1977 年 3 月 17 日被法院通緝。1978 年 6 月，化名吳泰安偷渡回臺灣。

後被警方逮捕，依照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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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與太太搬來高雄市，一同攜手打拚，他到高雄港碼頭開大

貨車維生。另一方面，吳泰安則因礦砂事業出了問題，在 1976 年

因詐欺案被臺北法院判刑兩年，隨後偷渡到日本。 

潘松雄在擔任大貨車司機期間，車子最遠開到宜蘭、花蓮，整個

臺灣不知繞了幾百圈。長途開車相當勞累，潘松雄還記得有次開車

可能太累了，所開的貨車竟然就在高速公路翻車，所幸只有車子撞

壞，人絲毫無傷。

駕駛長途貨車最傷的仍然是身體，為了趕時間，駕駛者很少休

息，更是經常憋尿，讓健康狀況亮起紅燈，這也是他後來提早退休

的原因。

潘松雄原本以為和吳泰安不會再有牽連，沒想到 1979 年 9 月間

大哥李榮和打來的一通電話，讓吳泰安再度與潘松雄等人的命運，

有了莫名的連接。

分配官職

「大哥在電話裡說得很急促，也很神秘，說我一定要回臺東一

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我商量……」

潘松雄回到了臺東，與他見面的不只是大哥及吳泰安，還有一些

他認識及不認識的人。依據當年的判決書指出，吳泰安在開會現場

為了「促銷」口中的革命，他替每個人都封了軍職。不過，被封官

的人，不少人都是事後看了吳泰安的自白書才獲知，當場他們也不

過和吳泰安握個手、打個招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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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官大會裡，吳泰安自稱為「臺灣自由民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吳

泰安」，潘松雄的同母異父兄弟李榮和則被封為「臺灣自由民國副

主席」、李榮和徒弟莊勳則是「陸軍副總司令暫兼總司令」、陳文

雄為「東部最高指揮司令」、黃宗禮為「南部地區作戰司令」、許

金看為「高雄作戰司令官」等。

至於吳泰安封潘松雄什麼官銜？他不好意思地說，他根本沒什麼

本領，吳泰安卻封他為官銜看起來很大，卻很有爭議的「暴亂現場

總指揮」，讓他在審判過程中被詢問再三。當然，這些都只是吳泰

安虛擬的官職及任務，他從沒被交代過，也不知如何策動暴亂。

事實上，不少人都是被吳泰安臨時叫來的，像許金看只是個計程

車司機，卻因為潘松雄和吳泰安要下山時，攔了他開的計程車，從

此他就變成了「高雄作戰司令官」，難逃被關的惡運。封官會議開

不到幾天，情治單位開始收網抓人，原本的「封官名單」，竟然變

成現成的「逮捕名單」。

1978 年 9 月 27 日，凌晨五點多，天剛破曉，潘松雄覺得自家周

遭的狗叫得很凶，睡眼惺忪的他，還不知將要出大事，情治單位早

將他位於高雄市的租房處團團包圍。接著門鈴聲響了，他門一打

開，就被蜂擁而上的情治人員抓了起來。那時他的小孩都很小，一

個讀國小一年級，一個三年級，太太和小朋友們，只能眼睜睜地看

著父親被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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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友人走向生命盡頭

「我先被帶到高雄市調查局吃早餐，一點胃口也沒有，後來一排

車隊送我坐飛機，一路快速到達司法部臺北安坑調查所，沿路上氣

氛肅殺，都是佩帶真槍實彈的人員，守候著街頭，彷彿自己就是個

罪大惡極的滔天罪犯。

到了安坑調查所，他們給我看一堆刑具，並且幫我戴上，被剝奪

自由的我，這時我才知道自由的可貴。他們從這天起不讓我睡覺，

在暗無天日的所內待了十天。雖然沒有刑求，但心中早就被那種強

大的國家力量，壓迫得喘不過氣來。」

潘松雄被移送警備總部軍法處，在那裡待了大概四個月。隔一

年，1979 年軍法處的宣判出爐，潘松雄被依照動員戡亂懲治條例

判刑十年，吳泰安則被判決唯一死亡，李榮和被判無期徒刑。不少

被捲入此案的朋友，至少都被判刑十年左右。

「1979 年 5 月 28 日，吳泰安被押出去槍斃時，我看得最為清楚。

死刑犯大都被關在二樓。他們下樓要開門時，要打開一道又一道的

門，弄出很大的聲響，而吳泰安所佩帶的腳鐐，要一步步拖著，那

種尖銳的金屬聲，讓人受不了。吳泰安被帶到室外時，我從二樓看

下去，他雙腳癱軟……」

被判刑後，潘松雄心裡開始矛盾，究竟要不要上訴？有不少獄中

前輩告訴他，只要你一上訴，代表你心裡仍然對政府不服，愈上訴

刑期會判得更重，就有人最初被判刑十五年，還有一線生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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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上訴後，竟然被判死刑，很快就執行槍決。潘松雄最後選擇

不上訴。

移監綠島，大哥過世

判刑後，不到半年時間，潘松雄與其他嫌犯被五花大綁，送上飛

往離島的小飛機，移監到綠島。他從空中往下方觀看，那個他最熟

悉的島嶼，距離他愈來愈遠了，直到雙眼所及都是碧藍色的大海。

他知道，他真的遠離了福爾摩沙，心裡卻始終掛念著家鄉以及摰愛

的家人。

到了綠島山莊，由於之前

政治犯人滿為患，許多被視

為好缺的「外役」工作，早

就被資深的政治犯所占滿。

潘松雄這些後來的菜鳥，想

搶先攻占可說比登天還難。

他還有遇過一關就三十多年

的政治犯，他很驚訝為何有

人會被政府關得如此之久，

但是他們經歷豐富，看盡人

間冷暖，給他很好的照顧。

潘松雄當年在監牢的情景。（潘松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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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還是讓潘松雄等到了外役工作，他擔任伙食委員會的主要成

員。只不過，此時卻傳來大哥李榮和病重的消息，讓他心情跌落谷

底。大哥李榮和原本是吃全素的出家人，到了獄中卻被迫吃葷，身

體無法適應，再加上他的肝病日益惡化，日子久了在獄中昏倒，跨

海送往臺東醫院治療，最後藥石罔效，不幸過世。   

「原本我要被關十年的，最後卻因 1987 年政府宣佈解除戒嚴令，

讓我減刑獲得假釋，我總共被關了八年三個月，比原先刑期少了一

年多的時間，讓我提早獲得自由。」

在獄中最後一段日子，潘松雄被調回臺北仁教所，等待多時的出

獄時間終於來到。出獄後，他一無所有，許多事情得重新再來，他

再次考取貨車司機駕照，他開著 35 噸貨車，從高雄港運送各種飼

料，到國內各個加工廠，每天都得奔馳在南北國道上，在車水馬龍

裡討生活。

潘松雄開過最長的路程，是從高雄半屏山載著水泥材料，到宜蘭

羅東，全程要一兩天才能完成。但是時間太趕，不但無法吃好一餐

飯，更沒時間安心睡好覺，連上個廁所的時間都沒有。由於長期憋

尿，使得他的泌尿系統深受損壞，因而選在 2000 年正式退休。

珍惜現有人生  

「吳泰安案」3 對於國內政治的影響極為深遠。對於當事者潘松

03　「吳泰安案」對日後臺灣政壇的影響相當深遠。在 2004 年發表的《臺灣

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余玲雅諮議長回憶錄》中，根據立委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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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來說，他卻因此失去了摰愛

的大哥，以及生命裡極為寶貴

的八年歲月。出獄之後的他，

更加堅持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經常參加街頭運動，不想讓政

治回到從前那個恐懼遍佈的時

代。

年逾 70 的潘松雄，如今只想

珍惜現有的人生，好好與妻子

度過淡泊的退休日子。對於以

往內心的莫名恐懼，他已妥善

收藏，甚至能拿此事來開玩笑。

我們前去採訪他時，他還笑

著說：「你們要來採訪我，我原本還怕萬一出事，已準備交代好朋

友，如果我不見了一天一夜以上，要馬上去報警……」

採訪完後，潘松雄很細心地，幫我們指引回家的道路。

我看著他遠去的背影，逐漸模糊在街道遠方，他的故事卻走入了

每個人心中。

男的口述，吳泰安案是 1977年中壢事件之後、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前，

臺灣最大的政治案件，甚至可說是美麗島事件的遠因。王幸男認為，本案

引起余登發案，余登發案引起許信良案（橋頭事件），許信良案引起美麗

島案，美麗島案又引起臺灣政治的大變化，因此吳泰安案是一個引爆點。

談到大哥李榮和在獄中過世的往事，潘

松雄不免悲從中來。（許清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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